
“穿越南极格罗夫山，冰缝是每个穿越者可怕的梦魇。冰裂缝具有隐蔽

性，当天气不好，特别是白化天时，冰缝雪面简直无法辨别。”坐在办公室，70

岁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刘小汉语气平缓地讲述 20年前经历的第

一次南极格罗夫山之行。

即使经历了最心悸的告别，一年后，刘小汉再次前往这块神圣而可怕的

山地，取得大量科学数据。

格罗夫山地区地处东南极内陆冰盖伊丽莎白公主腹地，位于我国南极中

山站和昆仑站之间，它是南极大陆上极少数有山脉峰峦凸露于冰盖的地区之

一，隐藏着众多关于全球地质变迁、气候变化、行星运行的远古秘密，但也隐

含重重危机。

1983年9月，我国第一座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首任站长郭琨代表

我国参加南极第十二次协商国会议，临表决时，主席一敲大槌，请缔约国到门

外喝咖啡。回国后郭琨呼吁，“建站与否，不是小事情，它关乎国家荣誉和民

族尊严”。

南极的科学价值被更早认知。

早在1957年，我国著名气象学家、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就首次提出：

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要研究极地。极地的存在和变化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

14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南极大陆是天然实验室，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

“放大器”，在这里，可以读到地球的昨天、今天甚至明天。

1984年11月19日，我国开启首次南极考察，任务是在南极乔治王岛建设

长城站。

591人里，作为当时刚毕业回国的留法博士，刘小汉是被“拔尖”入队的。

因为是首次南极考察，没有任何经验，出发时包括刘小汉在内的队员们

都签下了“生死状”。搭乘的“向阳红10”船上甚至备有一些大的塑料袋，准备

队员万一牺牲了就往袋里装，然后放在船底冷库冰冻起来。

1984年 12月 26日，船只抵达乔治王岛。因为“向阳红 10”船既不是破冰

船也不是抗冰船，这意味着必须赶在南极夏天结束前完成建站并撤离。

为了建站，无论是科学家、机械师，还是后勤人员，都成了“建筑工”。他

们住在尼龙充气帐篷里，每天早晨五时左右，郭琨开始挨着各个帐篷吹哨子、

掀睡袋叫起床。

“寒冷，饥饿，极其疲惫。”刘小汉上山下乡时曾在西藏呆过4年，自认吃过

很多苦，但生命中最苦的一段时间却是参与长城站建设：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平均一天睡四五个小时；吃得很简单，营养不足；睡袋外面结上厚厚的冰，寒

冷浸透心脾。

1985年2月20日，长城站落成。除去登陆后卸货的20天，长城站建设时

间只有20天。而有些国家建考察站用了三年多。

在长城站主楼前，队员们竖立了一块路标牌——17501.949公里，这是长

城站与北京的距离，也是我国通往南极科学国际俱乐部的征程。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南极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在南极基础建

设、文化宣传、科学研究、环境保护、可持续利用、全球治理、国际交流与合作

等领域均取得了重要成就，并为南极全球治理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包括初步

建成南极考察基础设施体系；大力开展南极文化宣传和科普教育；持续提升

南极科学研究水平；有效保护南极环境和生态系统；积极参与南极全球治理；

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让刘小汉特别感动的是，长城建站完成后，郭琨给科考班的5个人留出3

天时间，用于野外科考。这也是我国首次依托自己的考察站开展独立科考。

2017年，我国政府首次发布的白皮书性质的南极事业发展报告显示，多

年以来，我国在南极冰川学等领域取得一批突破性成果。我国科学家在南极

科研领域发表的《科学引文索引》（SCI）论文数量从 1999 年的 19 篇上升到

2016年的157篇，目前位居全球前10位。

“以前，我们更关心自己家门口发生的事，现在视野更加国际化。”自然资

源部极地考察办公室原主任、自然资源部海洋-大气化学与全球变化重点实

验室主任陈立奇说，我国正在倡议以我为主导的全球性国际大科学计划——

“三极”计划，扩大我国科技影响力，提升我国应对区域与全球气候变化和环

境外交的话语权。

首次南极科考前
他们签下了“生死状”

起步于一片空白，如今载人深潜有了“三龙”兄弟

挺进深海，7000米下洋底捉鳖
本报记者 陈 瑜

没有网络，也查不到资料，凭着少有的几张照片，大家发挥想

象去做研究，这是 1984 年中科院三亚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总

工程师张艾群事业起步时的情形。当时他在中国工程院院士蒋

新松领导下，研究我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海人一号”。“我们

当初不知道什么叫深海，什么叫深海装备，不光领导不知道，技术

人员也不知道，所有都是空白。”

1985 年，“海人一号”完成了 200 米水深的南海试验，结束了

它的历史使命。

但我国海洋装备研发大幕由此拉开了。

从“九五”起，原 863 计划设立海洋技术领域，开始加快大型

海洋装备的研发进程。

2001 年，张艾群参加了原 863 计划重大项目论证组，论证组

提出了一个足以让人心跳的数字——7000 米，这是我国第一台

载人深潜器的设计目标。

当年年底，各方专家编写完成了论证报告；半年后，科技部批

准立项，一场深海技术领域的攻坚战打响了。从立项申请到海上

试验，整整十年。

原 863 计划海洋技术领域深海探测与作业技术主题专家组

召集人、上海交通大学任平研究员评价，通过“蛟龙”号的研制，带

动了国内一系列技术的发展，还培育了一批专业人才队伍。

2017 年，包括科技部在内的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十三五”海

洋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提出，“十三五”我国将通过《深海技术

与装备》专项的实施，形成 3—5 个国际前沿优势技术方向、10 个

以上核心装备系列产品，满足我国在深海领域的重大需求、为形

成我国自主的深海产业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

具体包括：全海深（最大工作深度 11000米）潜水器研制及深

海前沿关键技术研究，争取在“十三五”实现万米下潜；深海通用

配套技术及 1000—7000 米级潜水器作业及应用能力示范；深远

海核动力平台关键技术研发。

“到现在为止，在国家支持下，尤其在原 863 计划支持下，国

内有上百家单位、上千人从事海洋技术方面的工作，它的成果

不是简单的一个点，而是变成了一条线。”任平说，“十三五”我

国将形成深海运载、探测装备谱系化和配套能力，提升深海作

业支持能力以及深水油气和矿产资源开发方面的自主技术能

力，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技术装备研发，带动整个国家装备制

造能力的进步。

从点到线的技术跨越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海洋科学研究的很多领域还处于落后和

空白的状态。

海洋锋是一种重要的物理海洋现象。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

海洋的调查工具和手段还很落后。在做杭州湾水系界面调查时，

为验证杭州湾南面的高泥沙沉积与锋面是否有关系，中国科学院

院士、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名誉所长苏纪兰因陋就简，用

了几个竹竿子，上面用浮子稳定、下面弄个十字架一样的东西让

竿子能跟着水流走，看竹竿随着水摆来摆去漂到哪去。最终证实

了二者有一定关系的猜想。

“没钱有没钱的做法。”但苏纪兰说，包括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等海洋观测技术的革新和能力提升，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物理海

洋学乃至整个海洋学发展。

40 年前海底热液活动被发现，但要获得真正的海底热液样

品并开展深入研究并非易事。受装备条件限制，我国在这方面的

研究严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2007 年发现龙旂热液区后，由于没有潜水器，我国一直没有

获得该区热液样品。2014年底至 2015年初，借助“蛟龙”号，我国

科学家主导了该区首次海底热液考察工作。

尽管获得的热液样品数量有限，但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

学院周怀阳教授课题组还是获得了一些基本认识。该研究成果

已发表于国际地球科学著名杂志《深海研究》。

这是国际上第一篇有关西南印度洋热液区海底热液流体化

学方面的文章，也是我国依靠“蛟龙”号取样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

有关海底热液流体化学研究的文章，被认为是“蛟龙”号自 2013

年开展试验性应用以来取得的突破性科学成果。

海洋科学研究也为我国拓展蓝色疆土提供了科学依据。

自 2001 年俄罗斯提交第一份大陆架划界案，外大陆架的争

夺已成为“蓝色圈地”运动的新热点。按照海洋法公约，各沿海国

家可对“外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但外大陆架的划定需要各国提

交科学与法律的证据，并得到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认可。

这项研究非常敏感，各国间都是背靠背开展研究，没有任何

可参考的范例。

2002 年我国启动大陆架划界项目以来，在国内外均无成熟

理论方法和成功先例的情况下，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第

二海洋研究所所长李家彪带领团队联合攻关 10 余年，集中我国

优势单位上千人，构建了我国大陆架划界技术体系，为我国大陆

架划界工作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这一成果获得 2015 年度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从国计到民生的科研支撑

本报记者 陈 瑜

1978年 12月，原国家海洋局“实践”号和“向阳红”号海洋调查船，

参加了首次全球大气试验的热带风和特定（赤道）海区海洋水文气象

观测，这是我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合作调查。这也意味着我国海洋科学

走向世界，不再只研究“海”，还研究“洋”。

作为北太平洋的西部边界流，“黑潮”主流沿中国台湾岛东岸、东

海陆架的东侧北流，直达日本南岸，再东向流回太平洋。不言而喻，

“黑潮”研究对我国意义重大。

1986年前后，中日两国海洋学家就“黑潮”开始了为期 7年的联合

调查研究，苏纪兰是这一项目的中方首席科学家。这是我国海洋研究

走出近海的第一个项目，扩展了我国对近海的认识，也提高了我国在

世界海洋科学界的知名度。

始于 1968年的深海大洋钻探，中间经历多次更名，但一直延续至

今。它是地球科学领域存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且产出成果最为丰富

的国际科学合作项目。

之前中国科学家都游离在外，1995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

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汪品先提交了《东亚季风在南海的记录及其全

球气候意义》建议书，1997 年，该建议书被正式列为大洋钻探计划

（ODP）184航次。

在我国的海洋研究史上，它是我国海域大洋钻探零的突破，使得

我国深海基础研究跻身世界前列。

2017年的 IODP 367和 368航次上，除了两位首席科学家外，我国

还派出了 24位科学家，占了船上全部科研人员的三分之一。

改革开放 40 年来，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我国海洋领域形成了全

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国际合作局面，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从“海”到“洋”的全球视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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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冰开采的立体模型，载人深潜支持母船以及蛟龙、海龙、潜龙“三龙”兄弟深海探测装备模型……走进
国家博物馆，一批大国重器，向观众无声地讲诉着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海洋领域的成就。

从点到线的技术跨越，从国计到民生的科学支撑能力提升，从“海”到“洋”的全球视野，40年来，伴随着改
革开放的春风，我国海洋科技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

光影档案

1991年，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
中国大洋协会成为先驱投资者的证书上签字。

受访者供图

2018年，正在西南印度洋进行大洋考察的“深
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完成第100次下潜。

来源于网络

2010年，“蛟龙”号 3000米级海试时，机械手在
我国南海海底插五星红旗。 视觉中国

2018年，中科院研究员刘小汉在南极。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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